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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缘木求鱼】

赵本山刚被踹到井里

去， 小心自己站不住

脚也跟着栽进去。

【广深今谈】

法治、 公益以及教育

三大“顽疾” 解决不

了， 广州还将会有

“恶意跳桥” 。

关于敲诈

王国华

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有两个敲诈故事

，

我们要根据这两个故事思考两个问

题

：

一

、

敲诈为什么不能成功

？

二

、

敲诈

为什么有时候是必要的

？

第一个例子

。

小生意人牛浦冒名

顶替民间诗人牛布衣

，

结交了安东知

县董瑛

，

每天与知县谈文论诗

，

并趁机

说点人情

，

挣点零花钱

。

本县一个黄姓

商人见牛浦跟知县过往甚密

，

十分敬

重

，

遂把四女儿嫁给他

。

一日

，

家里来

了位客人

，

此人原是牛浦在芜湖县的

一个老邻居

，

叫石老鼠

，

是个有名的无

赖

。

石老鼠自称牛浦的舅舅

。

说自己经

常

“

在淮北

、

山东各处走走

”，

路上盘缠

用完了

，

特来拜望牛浦

，

希望借几两银

子用

。

牛浦一口回绝

。

石老鼠说

，

你这

小孩子没良心

，

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

候

，

你用了我不知多少

，

现在看你在人

家招了亲

，

居然不认账

。

牛浦怒道

，

我

什么时候用过你的钱

，

你就是个臭无

赖

。

石老鼠说

，

你小时候的丑事瞒得了

别人可瞒不过我

。

你在老家已经娶了

卜家的外甥女

，

又跑到安东县来骗黄

家女儿

，

该当何罪

？

你不乖乖拿出几两

银子来

，

我就到安东县衙揭你老底

。

牛

浦说

，

去就去

，

哪个怕你

！

在县衙门口

，

两个衙役劝住了他

们

。

他们先对牛浦说

，

这个人到底年纪

老了

，

虽不是亲戚

，

到底是个旧邻居

，

自

古道

“

家贫不是贫

，

路贫贫杀人

”，

估计

也是遇到难处才找你

，

我们大家替你凑

点零钱给他吧

。

转身又对石老鼠说

，

这

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

，

牛相公同我们老

爷关系很好

，

你还是给自己留点脸面

，

别瞎闹了

。

结果是

，

石老鼠不敢多言

，

接

过几百个大钱

，

谢过众人

，

走了

。

第二个例子

。

僧官为庆祝自己升

职

，

在家中大摆宴席

。

此时外面来了一

个人

，

坐在椅子上

，

一副乌黑的脸

，

两

只黄眼珠滴溜溜转

，

长了一圈络腮胡

子

，

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

，

身穿蓝布女

褂

，

白布单裙

，

脚底下大脚花鞋

。

僧官

问

，

龙老三

，

你又来做什么

？

这样成个

什么样子

！

龙老三在众人面前故作女

态

，

说

，

老爷好没良心

，

你做官到任

，

也

不打个金凤冠给我戴

，

我做太太的人

，

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

，

你不怕人家笑

话吗

？

这僧官也解释不清

，

众人觉得闹

得不像话

，

纷纷过来劝

。

龙老三说

，

自

古清官难断家务事

，

让大家散开

。

此时金东崖走进来

。

一见龙老三

，

勃然大怒

，

原来这金东崖被其骗过几

十两银子

。

他让自己的跟班把龙老三

的凤冠抓掉

，

衣服扯掉

。

龙三见金东崖

要动真的

，

慌忙逃走

。

石老鼠和龙老三的敲诈

，

结果都

不算好

，

原因就是有人帮着被敲诈者

圆场乃至救场

。

没有衙役们和金东崖

的救场

，

牛浦与僧官都必须独自面对

困境

，

万般无奈之下

，

掏钱买平安也许

是唯一的选择

。

但有了救场者

，

局面发

生了变化

，

两打一三打一或者多打一

，

敲诈者由主动陷入被动

，

为了自保

，

自

然要降低敲诈条件

。

而现实是

，

牛浦本身也是个小骗

子

，

自身存在着很大问题

。

他参与牛玉

圃的坑蒙小集团

，

随时随地谎话连篇

。

石老鼠

、

龙老三对他们的敲诈

，

更像是

狗咬狗一嘴毛

。

被敲诈者屁股上有揩

不干净的屎

。

到了今天

，

官方在打击新

闻敲诈

，

我对此由衷赞成

。

但转回头

讲

，

新闻敲诈的对象是否完全无辜

？

如

果完全无辜

，

谁有胆量去凭空敲诈他

？

司法部门在打击新闻敲诈的时候

，

是

不是也该查查被敲诈一方的问题

？

打

击犯罪没问题

，

但不能选择性打击

。

社会的自净功能有时需要用自发

的

“

清白

”

来荡涤

“

污浊

”，

但很多时候

，

清白是干不过污浊的

，

恰恰污浊可以

荡涤污浊

。

狗咬狗也是净化社会的一

种方式

。

在我们的意识里

，

小偷都不是

什么好人

，

但有些小偷专偷贪官

，

并留

下证据

。

一朝被抓

，

马上拿出证据举报

贪官

，

以便将功赎罪

，

成为所谓的

“

污

点证人

”（

跟小三反腐

、

二奶反腐

、

情敌

反腐有异曲同工之妙

）。

诡异的是

，

若

干时候

，

小偷的举报被选择性忽略

，

直

至不了了之

。

所以

，

要重视

、

警惕

、

甚至

清除打圆场者和救场者

，

他们对反腐

不但怀有抵触心理

，

甚至阳奉阴违

，

纵

容贪腐

。

某种意义上讲

，

他们也是被敲

诈者的同谋

。

（

作者系深圳作家

）

【儒林经济】

司法部门在打击新

闻敲诈的时候，是不

是也该查查被敲诈

一方的问题？ 打击犯

罪没问题，但不能选

择性打击。

沪港通会否提前“被休市”

温天纳

11

月

17

日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

历史性的时刻

，

笔者预计

，

沪港通的首

周将特别火红

，

配额可能会被极速秒

杀

，

在前几个交易日

，

更有可能提前

“

被休市

”。

用戏剧性的角度去看

，

由于是先

到先得

，

交易在上午

9

点

30

分开始

，

若市场特别炽热

，

上午

9

点

31

分配额

可能就会用完

，

余下整天也是无法进

行交易

，

若外围出现突变

，

投资者只能

干巴巴看着

，

但又不能进行买卖

。

此外

，

若大家都只买不卖

，

整个沪

港通配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也会

用光

，

届时各方将陷入相当微妙及尴

尬的处境中

，

都是将如何走下一步

？

将

会考验大家的智慧

。

如何处理每日投

资限额

，

额度的计算及监察将成为未

来关注重点以及市场冲突所在

。

这是

大家必须关注的情况

，

届时制度的扩

容或优化

，

必须重点处理

。

为了支持沪港通

，

国家各部委也

进全力推进

，

11

月

14

日

，

财政部

、

国

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下发

通知

，

宣布自

2014

年

11

月

17

日起

至

2017

年

11

月

16

日止

，

实施一系

列的税务优惠措施

，

国际投资市场反

应极为正面

，

交易量定必受到更大的

刺激

。

结果如何

？

不妨参考沪港通启动

前的最后一次全网模拟测试

，

内地首

批

89

家券商悉数参与了这次测试

，

真实模拟

17

日内地股民购买港交所

上市股票的流程

。

这次测试为全仿真

的全程测试

，

涵盖传统营业厅

、

手机

、

互联网下单全数参与

，

测试的内容更

涉及开户

、

管理

、

日常交易

、

行情等

，

所有数据均以

11

月

14

日的收盘价

作为参考

。

测试仅半小时

，

限额就全

数用完

。

这组数据为市场提供了最佳

的参考

，

也加剧了市场对提前

“

被休

市

”

的担忧

。

能否顺畅买卖对机构投资者极为

重要

，

而对冲交易更依赖一个畅通无

阻的交易时段

。

参考近期

AH

价差

。

截

至

11

月

14

日收市

，

恒生

AH

股溢价

指数收于

101.56

点

，

逐渐拉平

，

当中

A

股的升幅极为明显

。

AH

股价差原

则上越来越小

，

套利已差不多完成了

，

现在部分

A

股比

H

股更贵

，

未来市场

的焦点将集中在市场中的稀缺行业身

上

，

而股价未来的发展就要回归企业

的基本面了

。

海外资金对一些风险较

低

、

同时估值被低估的蓝筹股

，

将会持

续关注

。

市场在过去半年多一直视

AH

价差为主要沪港通概念

，

但是随着价

差收窄

，

风险也将增加

，

困难也会越

来越多

。

单看对冲方式

，

在某一个市

场价格较高的时候进行抛空

（

等同内

地的融券

）

是正常的做法

，

在香港市

场抛空当然不困难

，

但是若要在

A

股

执行抛空

，

风险不低

，

因为

A

股随时

会融不到券

，

此外

A

股更有独特的投

资理念

，

升跌有些时候并不跟随逻辑

，

对冲风险一点也不低

。

加上提前

“

被休

市

”

的危机

，

很多交易根本难以进行

。

在沪港通起航后

，

价差也并非代

表不继续存在

，

始终是两个不一样的

市场

，

差价是客观存在的现实

。

在执行

及操作上

，

监管机构

、

中介以及投资者

必须进一步观察整套交易的实际细

则

、

方案及配套

，

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

行细化及完善

。

此外

，

沪港通开通初

期

，

内地投资者习惯与香港不一样

，

市

场的波动在所难免

，

在这历史性的时

刻

，

在抱着乐观态度的同时

，

也需要居

安思危

，

审视未来的发展

。

（

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

）

【温酒闲谈】

在这历史性的时刻，

在抱着乐观态度的同

时，也需要居安思危，

审视未来的发展。

有话好好说

木木

赵本山如果是一百年一遇的人

物

，

那侯宝林先生就一定是二百年才

能有幸得一见的大师了

。

不过

，

虽然差

着许多年头

，

而且受人喜欢

、

尊敬的程

度也大有不同

，

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

艺术追求上也有相通之处

。

相声

，

以前不过穷艺人们在北京

天桥儿平地抠饼的工具

，

既然是聊以

“

温饱

”

的工具

、

发挥着最

“

原始

”

的功

用

，

当然也就顾不得什么

“

高大上

”，

贩

夫走卒

、

街头混混儿们爱听什么

，

就不

管不顾地招呼什么

，

不体面

、

无顾忌

；

虽然名头儿响亮的几个

，

也能登堂入

室地到大宅门儿的堂会上卖艺

，

但终

究摆脱不了

“

戏子

”

的身份

。

把相声从泥淖中拯救出来

，

并上

升为艺术

，

真正在精神层面上

“

登堂入

室

”，

侯先生是最重要的拯救者之一

。

侯先生不仅拯救了相声

，

更通过拯救

相声

，

拯救了

“

说相声

”

的这群人

，

使其

从此有资格体面地活在阳光下

，

其中

的佼佼者甚至能得到

“

人民艺术家

”

的

最高褒奖

。

“

二人转

”，

出身不比相声高贵

。

多

年前

，

本人去牡丹江出差

，

有幸见识过

最原汁原味的

“

二人转

”。

那是一个面积不大而且颇为简陋

的小剧场

，

我们这群年轻或不太年轻

的

“

文化人儿

”，

在

“

土著

”

的侧目下占

据了最好的位置

，

笼罩在蒸腾的烟雾

和

“

哔哔啪啪

”

的嗑瓜子的噪音以及不

时轰然而起的各类笑声里

，“

欣赏

”

着

眼前那对儿体态壮硕的

“

女汉子

”

和腰

肢绵软的

“

男媳妇

”，

极为投入地演绎

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

。

遗憾的是

，

没多

大工夫

，

即使平时

“

脸皮最厚

”、

最

“

调

皮捣蛋

”、

最惯于

“

油嘴滑舌

”

的帅哥

，

也被

“

熏

”

得奔逃而出

，

就更别提其他

那些没见过世面

、

斯文惯了的男男女

女们了

。

也真难为了当地朋友花大价

钱买下的好位置

。

最原始的

“

二人转

”，

虽然很本真

，

但绝大多数情况下

，

似乎并不适合男

男女女

、

老老幼幼一大群人聚在一起

共同

“

享受

”，

就更别提登上大雅之堂

了

。

而赵本山的贡献恰在于此

，

经过他

的一番

“

提纯

”、“

酝酿

”，

原本最乡野不

堪

、

辣眼呛嗓子的

“

二人转

”，

居然也就

弥漫了艺术的味道

，

绵长了许多

，

以致

哪怕面对着

“

四世同堂

”

的观众

，

举手

投足间就从容了许多

。

虽然赵本山演绎的所谓

“

二人

转

”，

仍被不少

“

高洁之士

”

批为

“

粗

俗

”、“

鄙陋

”，

但他改革

“

二人转

”

时所

秉持的

“

向上

”、“

向美

”、“

向雅

”

的追

求

，

无疑还是需要肯定和尊重的

。

赵本

山之所以能够

“

霸占

”

央视舞台二十

年

，

也从一个层面证明其努力得到了

社会的认可

。

现在

，

赵本山似乎不太吃香了

。

也

是

，

即使是熊掌

，

逼着人天天吃

、

顿顿

吃

，

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

。

因此

，

对赵

本山的

“

吐槽

”

日渐多起来

，

大约也没

什么可大惊小怪的

。

至于有政治嗅觉

格外敏感的

“

雅洁之士

”，

从最近的新

闻报道中嗅出了一些别样的味道

，

心

思经过一番盘转

、

琢磨并终于得出新

结论后

，

开始格外卖力地挞伐起来

，

那

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儿了

。

世间事大抵如此

，

有长于雪中送

炭

、

甚而锦上添花的

，

就一定少不了落

井下石的

；

哪怕你还在井边儿上站着犯

愣呢

，

也一定会有好事者不吝气力地或

当面或背后地一脚把你踹下去

。

不过

，

但凡有一颗向善之心

、

秉持着

“

治病救

人

”

处事原则的人

，

大约就很难做出连

村夫野老都会脸红的事

，

更不会因了旁

观者的两句公道话

，

就火冒三丈地跳起

来

、

大骂着

“

残废

”、“

智商低

”

的号子扑

过去

，

如果此时脑袋上恰巧还戴着

“

清

华教授

”

的帽子

，

就更有辱斯文

———

即

便是真残废

、

真弱智

，

就能被如此白白

地当众叱骂吗

？

如此肆意侮人

，

似乎倒

与粗俗的赵本山有一拼了

。

有话好好说

，

都是文化人儿

，

别拿

粗鄙当个性

。

赵本山刚被踹到井里去

，

小心自己站不住脚也跟着栽进去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他们为什么要到广州来跳桥

今纶

11

月

10

日

，

在广州海印桥缆索塔

上滞留

78

小时之后

，

29

岁的重庆籍

男子杨某自行安全返回桥面

。

媒体报

道称

“

男子爬桥

78

小时

，

给广州市民

造成的时间成本损失或高达

14

万

元

”，

舆论对此争论不休

，

各方的观点

已经展现得比较充分

，

笔者无意卷入

对所谓

“

跳桥经济学

”

的争论

。

但是我

很愿意探讨一个问题

，

他们为什么要

到广州来跳桥

，

或者用官方的说法就

是

“

恶意跳桥

”？

今年

4

月

17

日

，

广州市委政法委

首次召开广州市

“

恶意跳桥

”

行为有关

情况新闻通气座谈会

，

数据显示

：

自

2011

年至今年

4

月

14

日

，

广州市共

接报群众攀爬桥梁警情

85

宗

，

其中

73

宗共

97

人为非自杀性质

，

涉案人

员中非本地人近九成

，

涉案纠纷也基

本与广州无关

。

在姑且采信这个结论

的前提下

，

我们来讨论问题

。

外地人之所以比较多地选择广州

跳桥

，

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

：

他们虽然

在户籍上是外地人

，

但是由于工作或

其他原因

，

长期或短期在广州生活

，

一

旦遭遇不顺

，

且难以解决

，

就希望以极

端行为引起公众关注进而解决问题

。

而广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

，

珠江穿

城而过

，

桥梁比较多

，

且多为交通要

道

，

跳桥容易引起围观和堵塞

，

一些有

维权主张的跳桥人士多有这个考虑

。

另外

，

广州作为省会城市

，

媒体资

源和行政资源相对比较多

，

跳桥人士

深知

，

只要惊动了这两块资源

，

有可能

增加自己解决问题的砝码

，

笔者无意

褒贬这种考虑

：

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

路

，

或者遇到了过不去的坎

，

谁会没事

爬到桥上去接受日晒雨淋呢

？

当然

，

精

神有问题的病人除外

。

更为离谱的是

，

有些人甚至会因

为广州的这些特殊资源优势而特意到

广州来制造事件

，

还不仅仅是跳桥

，

这

就需要予以谴责了

。

比如

，

去年

1

月

，

湖南男子曹再发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

抵穗

，

扬言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

大学制造血案

。

后来

，

曹再发在接受审

讯时承认一手策划这起事件是想在广

州引起关注

，

把被强拆房子的补偿款

要回来

。

广州何辜

？

要承担这些莫名其妙

本来毫无关联的沉重压力

。

但是

，

仔细

想想

，

身处一个复杂的转型大环境

，

这

些压力其实也是广州难以避免且只能

咬牙承受的

。

相当一部分跳桥人士是因为经

济纠纷

、

被欠薪或者认为司法判决不

公而爬上桥的

，

这里面经常涉及复杂

且敏感的法治问题

，

也不免牵扯一些

政府部门涉嫌渎职的问题

，

有的与广

州有关

，

有的毫无关联

。

解决的办法

，

长期而言当然只能是指望司法改革

以及行政效能的提升

，

短期而言

，

则

只能是就个案来处理个案

。

但是

，

病

根未除

，

仅仅治标

，

怎么能遏制那些

想爬上桥的冲动行为

？

何况

，“

治病

根

”

还有一个速度的问题

，

现在的速

度够快了吗

？

在

“

治病根

”

的缓慢过程中

，

公益

组织如果能够及时跟上

、

补位

，

应该可

以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

。

中国的公益

组织虽然近些年来有一定的发展

，

特

别是在一线城市的影响有所扩大

，

但

是在更为广袤的中小城市和乡村

，

公

益组织特别是法律援助方面的公益组

织

，

不但规模小

，

而且发展艰难

。

这些

问题都会累积起来

、

蔓延开来

，

哪里容

易激起火花就到哪里去

。

所以

，

湖南男

子曹再发居然因为不满家乡拆迁问题

扬言要在广州制造血案

。

更深一层而言

，

教育问题

、

信仰缺

失问题在整个社会已经有所蔓延

，

跳

桥人士也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问题

：

遇到事情解决不了

，

有些不过是情感

纠纷

，

或者家庭琐事

，

动辄以极端行为

诉诸表达

，

其实是人格和心理方面存

在某些缺陷

。

但是

，

他们并不自知

，

而

只求一时之

“

爽

”，

这样的

“

率性

”

并不

值得同情和支持

。

很多时候

，

学校只教

给学生获得分数的技巧

，

社会和家庭

也在个人情商培养方面缺乏合理的指

引

，

悲剧的种子就此种下

。

只要遇到合

适的气候

，

它就会发芽

。

不幸的是

，

很

多时候

，

需要城市以阵痛来接受这样

的冲击

。

法治

、

公益以及教育三大

“

顽疾

”

解决不了

，

广州还将会有

“

恶意跳桥

”，

这一点不用怀疑

。

广州的困境其实又

何尝不是整个国家的困境

？

（

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

）


